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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1月31日
地点：泰安市泰山区大津口乡沙岭村陈广

武家中
采访人：王雷亭 亓华 刘肖梅

陈广武，1943年出生，泰山区大津口乡沙
岭村农民。1961年至1993年在泰山做保洁、挑山
工，历时33年。1981年以来，作为挑山工队
长，为泰山上的索道、盘道、宾馆、气象站等
许多工程运输材料设备，见证了泰山索道等重
大旅游工程的建设。

王雷亭：陈队长，您是泰山挑山工的杰出
代表。我们想通过您的口述，记录下挑山工在
那个时代的奋斗历程。

陈广武：我从18岁那年就干了，当时是往
泰山上担炭、担菜，也算是我们生产小队的副
业吧，每天交给队里一块钱，给我记全工分。

王雷亭：您在山上打扫卫生是哪段时间？
陈广武：我是1966年去的。因为一直给山

上送货，山上的人都认识我了。当时五所里有
宋所长、李所长，他们认识我，让我去打扫卫
生。队里也允许，只要每年交够一万斤大粪就
行，给我每天记工分8分，等于用大粪换生产队
的工分。一直到1978年市里的卫生队上去，我
就不干这个了。我在那里干了12年，除了打扫
卫生，还帮助防火救火。

王雷亭：您是怎么与索道工程结缘的？
陈广武：我因为干挑山工，1978年到1981

年，每天一趟，从红门挑炭给五所。有时还给
在朝阳洞的管二爷刨药材，跟他就熟了，他叫
我小陈。管二爷待我不错，人挺大方。1981
年，泰山要建索道，要向山上运料，材料很
多。当时索道公司的经理是郝道晨，他好像与
管二爷有点亲戚关系。一天他们在朝阳洞喝
茶，说起这些运料的事来，挺愁人的。管二爷
告诉他，这个活儿只有小陈能干，人信得过。
那时，郝道晨就吃住在五所，他就找我说。一
看不错，就让我跟他去了索道公司，负责向山
上运料。

王雷亭：能详细说说您给索道公司运料的
事吗？

陈广武：开始是运散料，砂、水泥、石头
之类，之后是运从日本进口的机器设备。有个
管材料的徐科长给我说，设备放在岱宗坊三角
地那里，都干不了，郝经理的意思，还是让中
天门的小陈来干。那时我在中天门有五六个帐
篷，是索道公司给搭建的，让帮索道干活的挑
山工住。我领着上百人为索道公司运材料，都
是车拉到中天门通天桥，我们再人工运上去。
那些设备最沉的一个是6000斤（3吨）重的大绞

盘，还有一个发电机也是6000斤。这种大件的
活儿我之前从来没干过，但仗着年轻，人家又
信任咱，当时真是胆气冲了天，我很快就拿出
了方案。他们一看，很认可，就这样干。

当时，中天门上的设备、架子、各种搬运
工具全摆满了。有同行说我运不上去，我说，
运不上去我就不在泰安待了。怎么也得运上
去，哪能让外国人笑话咱。这些设备都是日本
的，人家有技术员在现场监工呢。也确实压力
大，要不后来我都累出心脏病来了。主要是急
的，焦虑啊。但我不信邪，就想争口气，证明
证明自己。

王雷亭：一下子干这么多活儿，又是从没
干过的大活儿，挺为难吧？遇到危险了吗？

陈广武：真干的时候，太为难、太危险
了。大绞盘那么沉，又那么大，100多人抬，加
上架子，每个人平均摊80斤。我站到上面指
挥，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好指挥啊。这是个技
术活儿，得实现量平，绝对保持平衡，每个人
始终保持着自己所承担的重量，不能偏，一旦
偏向谁，那重量肯定会把人压趴下，能把人压
扁，几吨重啊！要是一个人倒了，就会一连串
地倒，想都不敢想，太吓人了，可马虎不得。

说到危险，真是提心吊胆的。盘道只有3米
宽，对大绞盘来讲真是太窄了，大绞盘也将近3
米，还得站开100多人。一旦喊起“一二三”
来，虽然是上坡，架不住人多一起用力，向前
冲的劲还是很大。有时捆设备的架子蹭到盘道
的石头，都能把石头拱起来，碰到铁的就能擦
出火星来。掌握平衡太不易了，那么贵重的设
备，哪能有闪失啊，半点也不能有啊，责任
啊。

有一件事很让人后怕。在中天门索道站的
站房，为了清理场地要扦石头，一不小心，眼
看着一块大石头就掉下去了，一直滚到壶天
阁。好在是中天门护林员邢国良刚刚离开了那
里，要是晚一点就回不来了，真是后怕啊。但
还是砸了那里的38棵树，当时林场的人就逮住
我，把我送到了红门派出所，接着就把我拘留
了。这是破坏泰山山林啊，了不得。索道公司
立马去找，说不能拘他，没有他，他领的那100
多人就没法干活儿了，这是国家工程，误了工
期咱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再说也不是故意的。
最后是罚款赔钱了事。

王雷亭：除了运设备，还为索道干了哪些
事？

陈广武：除了运设备，就是运人。原来在
月观峰的望府山上炸了3米，但要安装上站的索
道墩还不够宽，就又用空压机来干。我们很快
把7000斤的空压机运上去了，可还得请人来爆

破。他们请的是矿院的一个爆破大王，他没有
腿，是我们四个人把他抬上去的。

除了向山上扛设备运人，还帮助中天门索
道向山上运缆绳。这个缆绳是三部卷扬机绞上
去的。但开路、牵引都是我做的，得保证这个
缆绳不能碰到地上和石头上，碰上就影响质量
和寿命了。我用钢丝绳给它牵引固定。遇到崖
头，直上直下的，我们就在上面打眼，插上钢
筋，放上滚子，用绳再穿过去，再把缆绳牵引
过去，很费力，更费脑筋。

王雷亭：1992年到1993年新建后石坞和桃花
峪两条索道，您也参加了吗？

陈广武：参加了，向上运料全是我们干
的。有几个事我给你拉拉。

宋洪春经理对我运货一事很佩服。新建索
道时他又找了我运料，还签了合同。从中天门
到山顶，运的都是奥地利的机器设备，还有建
设索道的砂、水泥、石子、钢材、铁架子等建
材，全是我们给运的。

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运油压轴。当时运
的最重的就是油压轴，8000斤。宋经理想拆开
运，但奥地利技术员不让。说要是拆开了，他
们就不负责30年的质量保障了。只能整体运。
宋经理就又找到我，要我们搬运。我过去一
看，下面粗点，上面细点，9米半长，太重了，
也太长了，不好干，也不能干，因为索道公司
给我们的合同中没有这一项。宋经理说，没有
合同你也得给我试试。没办法，试试吧，就向
上抬，刚抬到中天门派出所的两层楼处，就没
法抬了，按以前的办法不行，抬不动了。一停
就停了两天，我们100多号人都窝在那里。我做
了方案后，宋经理认为行，讲好了给3万元运上
去。当时就是要4万、5万，多少钱也得运上去
啊。但咱主要是想把活干好，差不多就行了，
不就是卖力气嘛，给泰山干活讲那多价钱也不
合适啊。

抬这个油压轴是真费了事了。我们有专门
捆绑机器设备的人，绑好后，大家来抬。后头
用了64个人，前头用了48个人，一百多口人，
还得平均分好斤两，每人还得80来斤。到了云
步桥处，麻烦了，弯小，桥面窄。光机器就9米
半长，再加上捆绑的架子就十一二米了，调不
过来，就放下了。正好有块石光梁，我们就在
石光梁上打眼，插上钢筋，用上绞磨，6个人来
绞，再拉出两根公绳来牵引。大家喊着口号抬
起来，人在底下，机器在上面，还得时刻保持
着平衡。前面说了，这时候平衡就是最大的
事，不能偏向任何一个方向和任何一个人，一
偏沉就把他压趴下，最后大家都得趴下。这些
进口玩意可容不得任何闪失，真要平衡掌握不

住，一个不注意就机毁人亡。那么大的场面，
人那么多，除了喊号子，别的声音都没了，都
不敢大口喘气了，紧张啊，现在还后怕啊。当
时那个阵势，吓得索道公司的人脸都焦黄了。
那时我就想，给多少钱都不应该接这个活儿，
真不是人干的。我心脏病就是那时得的，连累
带怕，主要是担惊受怕，吓的。

第二件事是运后石坞索道的缆绳。这条缆
绳1000多米，是一个来回的，一米45斤沉。也
是不好干，太长了，得需要多少人啊。商谈
后，还是让我干。一共用了450人来运，我光是
约人就用了五六天，说好在哪天、哪个时辰、
哪个地方集合。还不错，挺顺利，早晨开始，
到了蛤蟆腚就晌午了，再往上就是北天门。到
地方以后，我们把缆绳给他挂上，又把前面拉
上去的缆绳给他折回来，按着实际运行的要求
折了个来回。要不是这样干，让索道公司自己
弄，那就费大劲了。

还有后石坞12米的支撑缆绳的铁架子也是
我们运上去的，仔细想想，干的活儿还真不
少。

王雷亭：除了索道，还干了哪些工程？
陈广武：一个是气象站。运气象雷达的底

盘，4000斤，要求整体运上去。运到碧霞祠的
西神门，过不去了，底盘太宽了。最后是从前
面的火池绕过去的。气象局盖的楼也是我运的
料。

第二个是修建北天门营房的材料运输。
第三个是山顶仙居宾馆的翻修，它的材料

也是我运的。
第四个是盘道修复拨正的材料运输。有两

段盘道和一个牌坊的材料是我运的。红门到斗
母宫的一段，这段最容易，临近山根。还有从
开山到山顶的一段，这段盘山路用的石板都是
我从后石坞运上来的。十八盘的最后一个牌坊
是升仙坊，它的石料也是从后石坞备的石料，
总共5000多斤，都是我运的，由古建队负责就
地建设安装。

第五个是中天门上3500斤的大钟。台湾人
捐的，一开始是一个姓杨的人干，干不了，管
委让我干。我们只用了4个半小时就运上去的。
人都摆不开，没路啊。一开始是48个人抬，后
来只能32个人，挤不开。当时林场还跟着人去
了，现场监督，不能损坏树木。有一棵树挡
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最后林场的人允许，
让砍了。

第六个是仙鹤湾的铁桥。两边各7个铁的大
叶片，一共14片，每片1500斤。我把铁桥的料
很快都运上去了。

第七个是山顶庙里的神像，也都是我运上

去的。
活儿很多，小活儿就多得数不清了。
王雷亭：神憩宾馆建设时您参加运料了

吗？
陈广武：分两段，我都参加了。第一段

早，大概是改革开放前后，神憩宾馆当时还叫
五所。五所改造时，都去背材料上山，我也去
了。

第二段是以后的神憩宾馆建设，建筑材料
都是我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
这时的条件好了，用的是桃花峪景区到北天门
的货运小索道。

王雷亭：运了这么多，有没有出现设备损
坏、人员伤亡的事情？

陈广武：给人家干了这么多活儿，没有损
坏一件东西，这是咱泰山挑山工最骄傲的地
方。稳当可靠，因为这是咱的饭碗，靠力气吃
饭再不牢靠能行吗？这也是信誉啊。干了这么
多年的活儿，我没给索道公司多增加一点花
项。

人员安全方面，只出了一次事。就是把机
器抬到开山这个地方时，一个姓于的，头被石
头砸着了，当时就砸蒙了，躺下了。我一吹
哨，把设备放下，赶紧让人把他传下来，看一
看，不要紧。人就是被砸蒙了，过了一会儿就
好了。就出了这么一次工伤。

王雷亭：干挑山工的多吗？都是哪里的
人？

陈广武：当时干的不少，光我这个村就300
多人。还有长清的、巴山的、玉皇庙的、上港
的、下港的、徂徕山的等等，都是泰山附近的
农民。

王雷亭：当时收入怎么样？
陈广武：收入还行吧，比干农活好点。像

1982年，那时一个工从中天门背100斤货到山
顶，我们包的是两块钱，给到个人是一块八毛
钱。从红门到山顶是三块钱。从中天门到南天
门一天能背两趟，那都是血汗钱，太辛苦了，
现在的人给几百块钱也不愿意干了。吃饭就靠
吃煎饼，吃得很多，也没多少营养。挣的那个
钱也不多，就算给泰山帮忙，个人和家里也跟
着混口饭吃呗。

虽然挣钱不多，但和本村人比还好点。当
时大队要安装变压器、修路，都是我筹的钱。

王雷亭：干挑山工，天天往山上背货，最
累的时候心里都想什么？

陈广武：当时年轻，累了就歇歇，晚上倒
头就睡，也迭不得想什么了。人得学会感恩，
你看我，能有活干能养家能糊口，能有今天，
全靠有泰山啊。

王雷亭：您干挑山工，有没有打过退堂鼓
啊？

陈广武：没有，没有退路啊，只有干好，
半途而废干不了挑山工。当时生产队上能让咱
出来，是信任咱，全家人的生活也都在咱肩上
扛着呢。人家信任咱，咱得对得起人家，也要
对得起自己。挑山工不光是需要力气，还需要
毅力，得坚持啊，有时身体不大舒服了，只要
能坚持就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没人找
你了，你得靠谱才行。对我来说，要么不干，
咱只要干就只能干好，要不然把货物给磕了碰
了，或者给耽误时间了，能行吗？

■ 齐鲁口述史

“没有退路啊，只有干好”
——— 原泰山挑山工队长陈广武采访实录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杜秀峰 游丽霞

在无棣县信阳镇闫家花园村正南、城角村
西南200米处，有一块南北宽约500米、东西长
约1000米的长方形高地，矗立在临河依村的空
阔原野上。它明显高出村庄1至2米，地表之上
布满瓦砾砖石陶片。因临近城角村，当地人称
这里为城角遗址。这处古遗址在各类史志中有
过记载，也有过众说纷纭的争论，但直到2018
年12月，日照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布点勘
探，才真正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掩埋于黄土之下的古城
考古人员对城角遗址进行布点探孔勘探后

发现：遗址核心区域（南部城南殿部分）地表
及堤堰上散落大量砖瓦碎块，少量泥质红陶、
灰陶陶片，还有黑釉、白釉、青白釉瓷片，可
辨器型有碗、瓶、盆、罐、缸等。遗址南部区
域包含物丰富，因地势起伏，堆积厚度有所不
同，低洼处文化堆积在0 . 5米—1 . 0米之间，较厚
处达1 . 5米—1 . 8米。

经实勘，城角村西南尚有墟址，周长约2 . 5
公里。东半城系闫家花园村耕地，西半城为德
惠新河东堤滩；南半城地表下残砖碎瓦盈布，
北半城地表下多有房基夯土。据此推断，南半
城毁于战火，北半城系战后有计划迁徙。近年
来，城角遗址常有文物出土，如：石棺、铜
镜、灰陶、青绿釉瓷碗、兽头瓦当，及白釉、
淡天青釉、淡青釉、深绿色釉、黑釉瓷片等，
绝大多数为宋代物品。考古人员勘探后初步判
断，城角遗址为晚唐至宋时期的一座大型城市
聚落遗址。

这黄土之下的断壁残垣究竟有着怎样的历
史，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城角遗址就是宋代的无棣县城。”79岁
的无棣县教育局退休干部佘洪禄告诉记者，他
20多岁的时候曾在城角村一带教书，常常听说
有人在遗址上挖出铜钱、瓦罐之类的东西。遗
址上到处是废砖碎瓦和残破的瓷片，给当地村
民耕种带来极大的不便。佘洪禄还多次带领学
生开展义务劳动，去帮助村民捡拾田野里的碎
砖瓷片。“那时候村里人都把这片堆满碎砖瓦
砾的地方叫古城里、无棣城。”

据齐家花园村的李本孝老人说：“听老辈
人讲，这里是宋代的老无棣城，因为没有杀人

的法场，迁到海丰（今无棣古城）的。也有人
说，明朝的时候，燕王扫北时候把这座城给毁
了。后来无棣县城就往南移了20里，就是现在
的无棣古城。有人用罗经盘测过，说是城角古
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
上。”

几经迁徙的无棣治所
无棣，作为地名始于西周，作为县级行政

区划而列于国家版图，始于隋朝。《隋书·地理
志》载：“无棣，开皇六年（公元5 8 6年）
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的无棣县大体包
括今滨州市无棣、德州市庆云两县的境域，其
故城也称作隋唐古城，在今庆云县大胡乡于家
店村北。

北宋治平年间，无棣县治所迁至保顺镇，即
今城角遗址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载，保顺
军，本沧州无棣县之保顺镇。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建为军，以旧镇为名。《宋史·地理志》又
载：“保顺军，周置于沧州无棣县东二十里。”“至
宋，治平中（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徙无棣县
治保顺军，即县治置军使。”《元史·地理志》载：

“无棣，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并入乐陵，以县治
入济南之棣州，寻复置。”元初（公元1276年）割无
棣之半属沧州，半以来属（棣州）。”属沧州者称西
无棣县（即今庆云县），治所返迁隋唐无棣城；属
棣州者称东无棣县（即今无棣县），治所仍居保顺
军。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已是元朝末
叶，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战争频繁，位于保顺
军的东无棣县城毁于兵燹，于是将县城南迁二
十里又筑新城。南迁的东无棣县城，就是今济
埕路以西的无棣古城。到明洪武六年（公元
1373年），东无棣县为避燕王朱棣之讳改名海
丰县，其县城遂称“海丰城”。1914年，海丰
县复名无棣县，其城又称无棣城。

在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绘制的《海
丰县舆图》中，清楚地标注着古马颊河西岸是
汉代龙且城，东岸是无棣城（宋代保顺军城角
遗址），保顺军城角遗址南20华里是海丰城
（今无棣旧城区），东边是信阳古城（韩信屯
兵处）。

八棱子石锤守城池
宋代保顺军城的形状很像一个元宝（南北

高中间低），现残存的遗址也仍呈南高、中
低、北凸之势。乡民们把这片高低不一的区
域，由南至北分别称为：城南殿、点将台、鱼
塘子、古城里。

鱼塘子其实就是后来的官宦人家养鱼的池
塘，城中有鱼塘不足为奇，但保顺军城的鱼塘
来历颇有传奇色彩，被当地乡民讲得津津有
味，传得神乎其神。

传说，宋朝的时候，辽国趁着英宗皇帝驾
崩神宗继位，宋军守备松懈的时候，派一支部
队自海路偷偷摸进宋境，包围了保顺军城。这
保顺军城是宋军粮草与战略物资的集散重地，
宋军一见辽军来袭，马上把周边乡民聚拢进
城，关闭城门严加守备。

辽军连续攻打了十天未能打下保顺军城。
见硬攻不下，辽军就命令士兵从城外向城里挖
地道，城里的人都知道地道要挖进来了，但谁
也不知道地道口将在何处出现，就沿着城墙边
埋了许多口大缸，灌满了水，百姓和军士日夜
轮流守在水缸边听声音、看水面。人心惶惶，
不可终日。

保顺军城的守备这天正和众将领商量破敌
之策，有谋士献计说，请一高人可破敌军。那
谋士讲，这高人姓张，名赟。其祖上为太宗皇
帝赏识的大将张凝，因排行老三，人们皆尊称
其“张三爷”。张三爷自小熟读兵书，通晓军
事，懂奇门八卦，擅排兵布阵，因得罪权贵，

被贬返乡，现隐居保顺军城外15里挂甲口。
于是守备急令心腹趁着夜色悄悄出城，连

夜去请张三爷。张三爷听到辽军困城，气得咬
牙切齿，正在着急上火之际，忽闻军中有人来
请，连忙收拾行囊跟着军士进了保顺军城。

沿城墙走了一圈，张三爷说话了。但他并
没有说地道口要从哪儿出来，只说要军民合力
在城南殿下面的空地开挖一个一人多深的大池
子，待池子挖好后，引城西的河水成为一个水
面宽阔的水塘。一天，水塘的水突然下泄，原
来辽军挖的地道出口正在塘中，池塘的水把地
道全泡塌了，淹死的辽兵不计其数。

紧接着，张三爷要守备命令军士乡民，取
挖塘之土筑窑垒灶，仿照八棱锤的模样，烧制
灰陶，用作破敌“炮弹”利器。守备督促城内
军民日夜不息，赶制泥胚彻夜烧制，一时间城
内浓烟滚滚，经久不散。不出半月，数以万计
的八棱锤烧成出窑。张三爷让军士把城内储备
的炮车（抛石车）悉数拉上城头，叫兵士到敌
营前骂阵。辽兵一见宋军骂阵，气得火冒三
丈，即刻整顿军马发起攻击。宋军兵士见状急
忙后撤，辽军一路追击，眼看辽军就要登上吊
桥了。张三爷下令炮车齐射，只见恰似小冬瓜
般的八棱锤呼啸而出，铺天盖地砸向辽军，砸
得辽军人仰马翻，血流成河。这时，守备令旗
一摆，宋军打开城门全线出击，保顺军军民手
持兵刃奋勇拼杀，杀得辽军溃不成军，大败而

逃。宋军缴获了大批兵器、军马、粮草、帐
篷，得胜而归。

如今城角遗址周围村庄的农户家里，依然
保存着许多类似八棱锤的灰陶，当地乡民俗称
八棱子青砖，其实这灰陶有二十四棱，八个
面，四五公斤重。

日照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念吉考证后
说，宋代的时候，炮车已经流行使用，可平原
地区没有石头，只能烧棱砖代替石头。将烧制
好的八棱青砖装入抛石车皮囊，用来打击来犯
的敌军，这八棱青砖相当于守城的滚木擂石和
炮兵的炮弹。这种多棱角灰陶在山东区域非常
少见，可填补古代军事防御研究的空白。

无棣醉枣名扬江南
在城角遗址（宋代保顺军城）东5公里处有

一个叫李通判的村庄。《无棣地名志》上说，
这村原来叫李家庄，宋朝的时候，因这个村的
李之仪任过原州通判，后人引以为荣，遂以官
职称谓命名了地名，改为李通判村。

李之仪是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
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李之
仪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他与苏轼的文缘友情
却流传至今。在无棣，就流传着一个关于醉枣
的故事：李之仪闻母病重，匆匆赶回老家，却
未及见最后一面。他捧着慈母病重期间亲手为
自己选摘酿制的那坛醉枣，悲痛不已。一年
后，丧满归任的李之仪将这坛珍贵的醉枣郑重
地赠送给了苏轼，二人启封开坛，在沁人心脾
的馨香中，只见红枣莹琥珀之光，溢琼浆之
气，令人满口生津，神清气爽。苏轼小心地捏
起一枚醉枣放入口中细细品尝，酒香和着枣香
袭来，顿觉唇齿芬芳，如食仙果。二人睹物思
人，即席联成一首七绝：“家母仙逝纪酉年，
红枣千里情一坛。三杯白酒祭北堂，长留慈爱在
人间。”赋罢，苏轼题笔在坛上写下“醉枣”二字。
从此，无棣金丝小枣做成的醉枣名扬江南。

村里的耄耋老人讲：李通判村就是李之仪
的出生地。据考证，李之仪出生于公元1048
年，当时无棣县属沧州，治所位于隋唐旧城
（今庆云县大胡乡于家店村北墟址）。宋治平
元年（公元1064年），无棣的治所迁于保顺军
城，李之仪是否在保顺军城一带生活过尚待考
证。但李之仪的堂兄李之纯（宋熙宁三年1070
年考中进士），晚年曾回故里无棣祭祖，建李
氏书斋“真味堂”，并有李之纯所作《真味
堂》诗一首。清康熙年《海丰县志》、民国十
四年《无棣县志》及《山东通志》皆有“真味
堂在海丰县”的记载。抗战前夕，“真味堂”
之匾额仍存。

如今，李通判村有1500多人，被划分成了
通判一村、通判二村和鲍家村（村民大部分姓
鲍）。通判一村姓李的最多，通判二村的李姓
也为数不少。通判一村的村干部杜玉忠说：
“我们这个村的李姓就和李之仪是一家子。宋
朝的时候，黄河多次在这里改道，再加上兵荒
马乱，李家庄村民四处逃难，李氏族谱也丢失
了。后来局势安定，李氏族人才陆续返回了故
乡。”

■ 沧桑齐鲁

“听老辈人讲，这里是宋代的老无棣城。也有人说，明朝燕王扫北时把这座城给毁了。县城就往南移了20里，就是现在的无棣古城。

有人用罗经盘测过，说是城角古城遗址与现在的无棣古城在正南正北一条直线上。”

城角遗址：黄土掩埋的宋代无棣城

城角遗址出土文物：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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